
以色列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评析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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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内容提要］伊朗核计划不断推进使以色列生存危机感日益增大，主战派在以色列决策层日渐

占据上风。出于多种因素考虑，以色列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，如果政治解决伊核问题的
努力彻底失败，以色列很可能在 2012 年秋季单独对伊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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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以色列是否会对伊朗动武日渐成为各方

关注的焦点话题。由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在莫斯科
举行的伊核问题“6+1”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，西
方对伊朗严厉制裁也未使伊朗核立场有所松动，以

色列认为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近乎“山穷水
尽”，军事打击伊核设施终或难以避免。

一

近些年，在是否对伊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问题

上，以色列决策层一直存在“鹰派”与“鸽派”两大对
立阵营。“鹰派”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巴
拉克为代表，“鸽派”以战略事务部长亚阿隆和政务
部长毕根为代表，双方在三大问题上争论激烈。一
是打击的必要性。主战派认为伊朗是“怀有地区霸
权野心的激进主义”敌对力量，制造核武器是伊朗
核计划的终极目标，经济制裁难以消弭伊朗的核意

志，而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会对以色列的军事优

势形成“核对冲”，①从而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致
命威胁，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军事打击。反战派则
认为伊朗的神权体制具有“理性因素”，而且经济制
裁和石油禁运发挥作用需要时间，军事打击应是在

其他遏制方式被证实无效后采取的最后选择，贸然

进攻伊朗不能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，反而会激发伊

朗坚定发展核武器的决心。二是打击效果。主战派

认为，一个有核的伊朗所造成的威胁远大于军事打

击所带来的风险，即便军事打击不能彻底摧毁伊朗

核设施，也能延缓伊朗获得核武器的“时间表”; 反
战派则认为，伊朗核设施数量多、分布广、埋藏深，对
多个目标同时进行“定点清除”难度极大，单次打击
无法铲除伊朗的核能力。三是能否获得美国支持。
主战派认为，基于美以特殊关系，以色列在美犹豫未

决时先行对伊发动打击，有可能将美拖下水，获得美

事后支持; 反战派则认为，在美国“撤出中东”的战
略背景下，美不会轻易介入一场新的中东军事冲突，

以色列一意孤行只会伤害美以关系。②

以色列决策层内的“鹰派”与“鸽派”一度大体
势均力敌。在重大军事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以色
列安全内阁曾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就军事打击伊朗
问题进行表决，14 名安全内阁成员中，8 人支持动
武，6 人反对，“鹰派”仅占“微弱多数”。③正是由于
主战派与主和派势均力敌，以色列在打伊问题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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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，项目批准号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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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Reality Check: Shorter and Shorter Timeframe if Iran Decides
to Make Nuclear Weapons”，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-
ity ( ISIS) ，January 18，2012，p． 1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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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举棋不定，难以下定决心。
然而，近几个月来，以色列“鹰鸽之争”力量对

比发生重要变化，主战派在决策层中开始占据优势。
2012 年 5 月 8 日，内塔尼亚胡宣布利库德集团与最
大反对党前进党“联姻”，前进党主席莫法兹出任以
色列副总理并任安全内阁成员。两党结盟使内塔尼
亚胡政府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由 66 席升至 94 席，主
要反对党工党在议会 120 个席位中只有 8 席，内塔
尼亚胡政府由此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执政基础最广泛

的联合政府。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莫法兹一直是
内塔尼亚胡的“死对头”，其入阁意味着他已成为内
氏的“战略盟友”，有可能在打伊问题上倒向“鹰
派”，②“鹰派”力量由此可能占据上风。“鹰派总
理”内塔尼亚胡是个“丘吉尔式”的人物，他把伊朗
比作 1938 年的纳粹德国，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阻止
伊朗建立“邪恶的新什叶派帝国”，③不惜一切代价
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已成为内塔尼亚胡的基本政治

信条。在处于“权力巅峰”的背景下，内塔尼亚胡更
有能力在必要时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。以色列《国
土报》就认为，“内塔尼亚胡用联合阵线的方式，做
好了对伊朗开战的准备”。④ 从民众层面看，以色列
多数公众虽然不希望以色列单独出击，但鉴于以色

列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，一旦政府选择开战，以色列

国民很可能予以支持。据以色列《国土报》报道，大
多数以色列人不惧怕对伊军事行动以及由此可能招

致的报复，他们绝对信任政府并把决策权交给政

府。⑤ 此前民调也显示，近七成的以色列民众已表
示，无论政府做出怎样的决定，他们都信任并支持政

府。⑥

在美、以、伊三方博弈中，以色列和美国虽然都
反对伊朗制造核武器，但以色列无疑是最不稳定的

变量。鉴于“鹰派”力量在以色列决策层日渐占上
风，如果伊朗核能力未来继续取得进展，或者政治解

决伊核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，以色列主战派很可能

利用在安全内阁中的“压倒性”优势，对伊朗发动军
事打击。

二

以色列主战派甘冒巨大风险倾向于军事解决伊

核问题，主要原因是伊朗核威胁不断增大的客观现

实与以色列追求“绝对安全”的理念之间的矛盾日
趋尖锐，促使以不得不认真考虑对伊单独动武。
以色列一直将伊核计划视为当前主要安全威

胁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以色列认为这种安全威胁正逐

步增大。一方面，伊朗铀浓缩技术不断取得突破。
能否提炼出纯度为 20%的浓缩铀是判断一国铀浓
缩水平高低的重要技术参数。据分析，能够生产
20%纯度的浓缩铀意味着该国已完成核武器级别铀
提炼工作的十分之九。⑦ 美国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
所( ISIS) 认为，目前伊朗已能连续提炼出纯度为
20%的浓缩铀，初步具备了生产核武器的能力。⑧

据国际原子能机构( IAEA) 2012 年初公布的数据，
伊朗纳坦兹( Natanz) 实验室已有超过 5 吨的低丰度
浓缩铀( 六氟化铀) 库存，能够提炼出超过 60 千克
的可裂变核物质，至少够制造四枚核弹。从时间上
测算，在不受外界干扰的前提下，伊朗有可能最早在

2012 年底前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。⑨ 2012 年 5
月 25 日，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对伊朗福尔多铀浓缩厂
进行核查时发现了纯度为 27%的浓缩铀样本。外
界认为，这是伊朗铀浓缩工艺水平不断提高的佐证，

同时也表明西方大国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并未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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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“冻结”伊朗核计划的前进步伐。①

另一方面，伊朗核立场始终十分强硬，西方指望

通过谈判解决伊核问题的希望日趋渺茫。数年来，
伊朗娴熟运用“进两步，退一步”策略，积极推进核
进程，同时又会在紧要关头通过谈判来缓和气氛，但

其基本立场始终未变。以色列认为，伊朗只有在濒
临溃败的“最后关头”或面临“压倒性”压力时，才会
做出妥协。如 1988 年伊朗在政权濒临溃败时，才被
迫“吞下苦果”、结束历时 8 年的两伊战争; 2003 年
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，伊朗面临“引火烧身”之
虞，迫于战争危险才宣布暂停核计划。② 当前，伊朗
尽管面临外部压力，但这些压力仍不足以撼动伊朗

核立场。相反，有两个因素对伊朗有利: 一是伊朗外
汇储备丰厚。2003 年国际油价突破 30 美元 /桶后
一路上扬，飙升到 2008 年的每桶 147 美元后才缓慢
回调。油价上扬使伊朗外汇储备量不断攀升，2012
年 7 月 1 日，伊朗央行行长巴赫曼尼宣布，伊朗外汇
储备已达 1500 亿美元，伊朗有能力抵御西方经济制
裁。③ 二是伊朗强硬派在政府中日趋占据主导。前
述两次重大让步的主要推动者是伊朗务实派和改革

派领袖( 如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) ，但 2009 年伊朗
总统选举风波后，务实派和改革派领导人已被哈梅

内伊、内贾德等强势保守集团“清洗”出局。2012 年
3 月伊朗议会选举后，忠于哈梅内伊的政治势力占
据绝对多数，这些人都是哈梅内伊强硬路线的支持

者。④ 强硬派主宰伊朗政坛使伊朗在核问题上更难
做出让步。以色列就认为，伊朗可能在谈判中做出
“战术性”妥协，但很难做出“战略性”转变( 即放弃
核计划) 。2012 年启动的数轮伊核问题“6+1”谈判
无果而终，尤其是 6 月 18 日莫斯科会谈没有取得预
期进展，更使以色列确信伊朗只是在“以时间换空
间”。
伊朗核计划不断推进乃至日趋迫近“核门槛”

的严峻现实，对以色列多年奉行的“绝对安全”理念
构成直接挑战。以色列是个危机感极强的国家，历
史上犹太民族数千年的流散史和频繁遭受反犹、排
犹、屠犹的苦难记忆，使“生存安全”成为以色列最
重要、最敏感的议题。以色列建国后，由于阿拉伯国
家的军事封锁、政治孤立和道义谴责，以色列边界实

际都是国家安全的防线。在面临生存威胁时，以色
列经常发起“先发制人”攻击，将战场推至敌人境
内，速战速决地消灭安全隐患。以色列 1981 年奔袭
伊拉克核反应堆，以及 2007 年摧毁叙利亚核设施，

便是这种主导思想的产物。

伊朗与以色列地理上临近，意识形态差异巨大，

外交关系严重敌对，因此以色列对伊朗核计划的推

进如坐针毡。在以色列看来，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，

就很可能利用这种优势寻求地区霸权，通过支持哈

马斯、真主党甚至是叙利亚，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利
益。“多米诺骨牌”效应还可能使核武器扩散到埃
及、土耳其和沙特。⑤ 2012 年 3 月 26 日，《耶路撒冷
报道》刊文认为，“即便波斯人不对犹太人使用核
弹，内塔尼亚胡政府也会对有核伊朗对犹太人构成

的威胁感到惧怕，因为犹太人会再次遭遇大流散，逃

离以色列从而瓦解犹太社会结构，击碎犹太复国主

义的梦想”。⑥ 因此，为确保民族生存权，以色列对
伊朗核计划奉行“零容忍”原则，不可能坐视伊朗核
能力取得突破，而倾向于在最后关头铤而走险，对伊

朗发动军事打击。

在军事打击伊朗意愿日趋强烈的同时，以色列

自认为也具备了对伊朗实施“外科手术式”打击的
军事装备和攻击能力。与当年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
核设施不同，伊朗核设施距离以色列本土 1600 多公
里，周围还部署了防空导弹系统。要摧毁伊朗的核
设施，以色列需要进行远程奔袭，在空中加油机、空
天侦察技术和雷达干扰系统的保障下，动用远程轰

炸机对伊朗核设施实施打击。这种远程打击需要克
服飞行路径、空中加油和轰炸地下核设施三大挑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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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难度最大的军事行动。但
以色列决策层认为有能力克服这三大挑战。
在飞行路径选择上，据《纽约时报》分析，以色

列很可能选取穿越伊拉克领空的打击路线，这一方

面是由于伊拉克空中防御力量薄弱，另一方面是因

为美国 2011 年 12 月从伊拉克撤军以后没有继续维
护伊拉克领空主权的义务，该国领空容易突破。①

而且，以色列空军的电子干扰、隐蔽飞行能力很强，
第三国雷达难以侦测，这为穿越伊领空提供了便利。
在空中加油方面，考虑到打击目标较多，以色列空军

要一次完成“定点清除”任务，需要动用 12 架空中
加油机。据《国土报》分析，目前以色列有 9 架空中
加油机，但其还有 8－9 架由波音 707 改装的空中加
油机，完全可以满足要求。此外，以空军还可使用 F
－15s型战斗机的副油箱对短程 F－16s 型战斗机进
行空中加油。② 在轰炸地下核设施方面，福尔多地
下铀浓缩设施深埋在地面 90 米以下，以色列目前型
号为 GUB－28 的“钻地弹”仅能击穿 6 米的混凝土
和 30 米的土层，恐难直接炸毁离心机。但美国战略
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认为，由于离心机对工作环境

要求较高，巨大爆炸所产生的冲击力足以破坏地下

掩体的构造，从而使离心机事实上无法使用，同样能

达到破坏效果。③ 以色列《国土报》就认为，“尽管对
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需要动用以色列大量军事资

源，但其仍在以色列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”。④ 据英
国《经济学家》披露，以色列军方已锁定伊朗 4 个核
设施为打击目标，即纳坦兹浓缩铀设施、福尔多浓缩
铀设施、伊斯法罕核设施、阿拉克核设施，并已制定
了详细的作战计划。⑤

三

在以色列政坛主战派力量占据上风、对伊动武
意愿日渐强烈，以及军事能力基本具备的情况下，以

色列选择动手的时机成为主要悬念。本文认为，鉴
于 2012 年 6 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的伊核会谈并未
取得切实成果，2012 年秋季很可能是以色列对伊朗
动武的高危“时间窗口”。第一，这段时间是防止伊
朗转移核设施或制造出核弹、确保军事打击效果的
“最后时机”。以色列认为，随着时间分秒流逝，以

单独打击伊朗核设施的“时间窗口”正在关闭。如
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就认为，在提炼出更多浓缩

铀后，伊朗可能将离心机分散转移到其他地下掩体，

进入打击“免疫区”( Zone of Immunity) ，从而使以色
列的“打击变得不可能”。⑥ 在以方看来，一旦伊朗
获得核能力或把铀浓缩设施转移到地下，以就会丧

失主动打击的“最后时机”，从而违背以色列建国以
来一直信奉的“做自己命运主宰者”的军事理念。
2012 年 4 月 12 日，在伊斯坦布尔“6+1”会谈开启前
夕，内塔尼亚胡向奥巴马政府发出“最后通牒”，把
对伊朗的军事进攻推迟到当年秋季。⑦ 2012 年 4 月
中旬、5 月下旬和 6 月中旬举行的三轮伊核问题会
谈均未能达成实质性协议，伊朗和西方之间分歧巨

大，沟壑难填。在莫斯科谈判中，伊朗坚称铀浓缩是
伊朗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，并计划建立四个新型核

反应堆，需要更多纯度为 20%的浓缩铀，甚至谋求
向其他国家出口核燃料。⑧ 7 月初，伊朗议会部分议
员计划通过法案，对经霍尔木兹海峡驶往欧美国家

的油轮实施封锁; 革命卫队也举行导弹试射演习，展

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。⑨ 以色列据此认为，外交
解决伊核问题难度越来越大，伊朗通过拖延又多赢
得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，如果一味地等下去，以色
列将面临“亡国”危险。7 月 2 日，内塔尼亚胡在以
色列国会演讲时认为，六大国未能展示阻止伊朗拥

核的决心，伊朗绝不会停止铀浓缩计划。瑏瑠 以色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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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ets”，New York Times，February 19，2012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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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 Strategic ＆ International Studies ( CSIS) ，March 8，2009，pp． 37 －
38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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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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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，2012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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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an”，Haaretz，April 12，2012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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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lks”，The Jeruselum Post，July 2，2012．



总统佩雷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( CNN) 访
谈时警告说: “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时间已经消
耗殆尽，如果认为军事行动只是虚张声势的话，那就

大错特错了。”①为防止错过最佳打击时机，以色列
很可能已开始着手准备单独动武事宜。
第二，美国大选因素考虑。以色列对伊朗动武

离不开美国的策应，但美国一直反对急于对伊朗动

武，而且也不赞成以色列单独对伊动武。奥巴马认
为，以色列单独打击伊朗的想法是“不成熟”和“欠
谨慎”的，会动摇美国的外交努力且难以达到预期
目标。尤其在总统大选竞争白热化背景下，美国更
不愿以色列轻举妄动。但从小在美国生活和学习、
熟悉美国政治运作的内塔尼亚胡认为，以色列在美

国大选前对伊朗动武，反而是获得美国事后支持的

最佳时机。据 2012 年 7 月 2 日美国盖洛普民调显
示，奥巴马与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的支持率旗鼓相

当，分别为 48%和 44%，而在 6 月份罗姆尼曾领先
奥巴马一个百分点。② 美国犹太选民态度很可能成
为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。罗姆尼一直主张对伊
朗采取强硬政策，抨击奥巴马将以色列“掷出车
外”，打“犹太牌”成为罗姆尼选举制胜的不二选择。
据 2012 年 7 月 2 日的《纽约时报》报道，罗姆尼将于
夏季访问以色列，以争取犹太选民和犹太捐赠人的

支持。③ 另外，部分美国议员也批评奥巴马的伊朗
政策。在莫斯科会谈前夕，参议院 44 名议员曾联名
向奥巴马递交信件，要求奥巴马在伊朗关闭福尔多

地下铀浓缩设施前停止与伊朗举行谈判。④ 有鉴于
此，以色列有理由相信，如果以色列在美 11 月大选
前打击伊朗，出于争取犹太人选票的考虑，奥巴马很

难谴责或惩罚以色列，只能被动卷入战争。⑤

第三，验证经济制裁和外交谈判效果的考虑。
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加大对伊制裁迫使伊朗

“因压促变”，并认为制裁效果显现需要时间。出于
对美以特殊关系的尊重和开战“成本收益”的综合
判断，以色列也需要给外交手段和制裁措施发挥效

用留出时间。鉴于美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、石油禁
运等措施已经在 2012 年 6 月底和 7 月初相继收紧，
当年秋季将可初步验证制裁伊朗的实际效果。同
时，当前外交解决伊核问题大门毕竟并未完全关死。

如果西方国家未来加大对伊朗“经济绞杀”力度，和
平解决伊核问题仍存希望。在此背景下，以色列纵
然感到如芒在背，但过早发动攻击很难找到充分理

由，而到 2012 年秋季，上述努力的效果将“水落石
出”。届时，如果经济制裁和外交谈判均未使伊朗
屈服，以色列动武可能性便会陡然增加。2012 年 5
月 7 日，内塔尼亚胡在会晤来访的欧盟特使阿什顿
时就公开表示，如果西方国家的外交努力和经济制

裁彻底失败，他将对伊朗发动打击。⑥

结论

伊朗与以色列围绕伊核问题的矛盾是不可调和

的结构性矛盾: 伊朗希望“拥核自保”，奠定地区大
国地位; 以色列则偏执地追求“绝对安全”，防止任
何地区大国挑战其军事优势。在此背景下，无论是
伊朗矢志推进核计划，还是以色列竭力阻止伊核进

程，都因其涉及本国核心利益而难以妥协和让步。
相反，双方的激烈博弈导致两国同时出现强硬派占

上风的局面，使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，乃至到了以色

列可能通过战争方式解决问题的危险境地。
有道是“二虎相争，必有一伤”，以色列尽管对

单独动武的效果颇有信心，但伊朗军事力量不可小

觑，因此以色列军事冒险也会给自身带来极大安全

风险。正是考虑到对伊朗动武可能蕴含重大风险，
以色列一直顾虑重重，始终难下决心。不过，眼见伊
核计划不断取得突破，政治和谈停滞不前，打击伊朗

的“时间窗口期”又行将错过，为践行“做自己命运
主宰者”的安全信条，以色列最终很可能铤而走险，
冒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。○ ( 责任编辑: 田文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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